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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六章 罗马的狂欢节

当弗兰士神志恢复时，他看见阿尔培正拿着杯子喝水，从

他的脸色看，他确实太想喝这杯水了，同时，他又看见伯爵正

想换上他那套小丑一般的服装。他像机器人似的向广场望

去，一切都不见了———那断头台，那刽子手，尸体，转眼间已消

失殆尽，剩下的只是人，到处仍旧喧闹，兴奋的人到处可见。

雪多里奥山上那口只在教皇逝世和狂欢节开始时才敲打的大

钟，也嗡嗡地发出一种令人欢欣振奋的响声。“唉，”他问伯

爵，“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？”

伯爵回答说：“没什么，正如您听见的，狂欢节开始啦，快

点换上衣服吧！”

弗兰士说：“的确，这一幕像一场梦似的可怕场景总算过

去了。”

“您说得对，它只不过是一场梦，一场扰您休息的恶梦而

已。”

“是的，对我来说，的确如此，但对那犯人呢？”

“一样的，也是一场梦，只不过他依旧睡去，而您已醒来罢

了，谁也不知道在你们两个之中，谁会更加幸福。”

“但是，庇庇诺，他又怎么啦？”“庇庇诺呀，他是个很乖巧

的孩子，他不像是个常人，一般人若没人注意便会大发脾气，

而他，他很高兴看到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同伴身上。

他就趁着大家不注意时从人群中悄悄地溜走了，甚至对那两

个陪着他来的可敬教士连谢也没谢一声，唉，有时人真是忘恩

负义、自私自利，但是，您快换衣报吧，瞧，马瑟夫已作了个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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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的榜样。”

阿尔培的确已将那条伯爵准备的绸裤套在他的黑裤和那

擦得锃亮的长统皮靴上。“喂，阿尔培，”弗兰士说，“你很想去

参加这狂欢节吗？你可要如实地回答我。”

阿尔培回答：“不！我老实说吧。但我却很愿意能见识到

这里刚才的场面，我终于明白了伯爵刚才所说的话了，当你看

多了此情此景，对于其他一切的东西就不易再动情了。”

伯爵说：“而且这是您能研究个性的惟一时机，在断头台

的台阶上，死亡撕去了人一生中戴上过的假面具，露出了全部

的真相。老实说吧，安德里实在是个丑恶的家伙，他是个可恶

的流氓！来，穿上衣服吧，二位。”

弗兰士觉得若不像他的两个同伴一样，他未免太荒唐。

穿上那衣服，绑上那面具，那是一个并不比他自己的脸更缺乏

血色的面具。化装全部完毕之后，他们便下楼了，马车早已等

候在门口了，那车里装有五颜六色的碎纸和花球。他们混入

马车的行列。这个转变实在是难以令人想象。在广阔的波波

罗广场，代替刚才死一般阴郁和沉寂的，是一片兴高采烈和嘈

杂声中的人。四面八方戴着面具的人涌了过来，有从门中跑

出的，也有从窗口中跳下来的。从每条街道的每个角落，都有

马车拥过来。马车上坐满了小丑，穿着白衣白裤，戴着白面

具，身穿花衣手持木刀的滑稽角色，还有戴半边面具的男男女

女，侯爵夫人，勒司斐人，骑士以及农民。所有的人都大喊大

叫，打打闹闹，装腔作势，满处都飞舞着装满了面粉的蛋壳，各

色碎纸，花球，用他们的狂声笑语和种种可投掷的物品四处攻

击人，而且也分不清谁是谁，是同伴还是陌生人，谁也不去动

气，大家只是在傻傻地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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像借酒消愁的人一样，喝醉了以后，弗兰士和阿尔培觉得

已有一重非常厚实的纱幕隔开了过去和现在。可是，他们却

总是看到，或更加准确地说，他们仍然在心里想着刚刚目击的

那一幕。但是慢慢地，到处都弥漫着的兴奋的情绪也传到他

们这里，而他们却感到自己也不得不加入那种嘈杂与混乱之

中。从旁边的一辆马车中抛过来一大把五色的碎纸，把车上

的三位同伴撒得全身都是，马瑟夫的脖子上的面具未遮住的

那边脸上如同受了一百只小针同时戳刺一般怪怪地发痒，于

是他被卷进了周围正在进行的一场混战。他站起来，也抓了

几把装在马车里的五色碎纸，使劲地向他左近的人投去，表明

他精于此道。战斗就这样开始了。半个小时前所看见的那一

幕印象渐渐从两个年青人的脑海中消失了，他们现在聚精会

神地看着这兴高采烈、五彩缤纷的游行队伍。而基督山伯爵

却无动于衷，毫无表示。

试想一下，在那条宽阔华丽的高碌街，从头到尾都耸立着

巍峨的大厦，阳台上悬挂着花毯，窗口上飘扬着旗帜，在这些

窗口以及阳台上，有多达三十万看客———有罗马人，意大利

人，以及从世界各地来的外国人，都是出身高贵、富有、聪明的

三位一体的贵族，可爱的姑娘们也被这种场面感动得有些得

意忘形了，靠在阳台上或是窗户上，向经过的马车抛去五色碎

纸，而马车中的人则以花球作为回报。整个的天空好像被落

下来的五色碎纸和抛去的花朵全部遮盖了。街上挤满了人

群，这些生机勃勃的人们都穿着奇形怪状的衣服，硕大无比的

大头鬼大摇大摆地走着，那牛头从人的肩胛惑伸过来嘶吼，狗

被挤得直立起来用两条后腿直起来走路。在这样纷乱嘈杂的

气氛之中，一只假面具向上一揭，像卡洛的《圣安东尼之诱惑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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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所做的那样，露出的面孔很可爱，你本想盯梢上去的，但是

忽然一队魔鬼把你和她一下子冲散了，上述一切可使你对罗

马的狂欢节有个大概的认识。

转到第二圈时，伯爵忽然停住了马车，向同伴告辞了，并

把马车留给他们用。弗兰士抬头一看，原来他们已来到了罗

斯波丽宫前面。在中间那个挂白缎窗帷上绣红十字的窗口

里，坐着一个戴蓝色半边面具的人，弗兰士很容易想到这便是

戏院里的那个希腊美人。

“二位，”伯爵跳到车子外面说，“当你们在这场戏里倦了，

不想做演员而想做看客的时候，你们知道我的窗口里是为你

们留着位置的，现在，请尽管用我的车夫，我的马车和我的仆

人吧。”

我们忘记提一笔，伯爵的车夫是穿着熊皮的衣服，和《熊

与巴乞》一剧里奥德莱所穿的那种服装一模一样，站在马车后

面的两个跟班则装扮成两只绿毛猴子，脸上戴着活动面具，对

每个经过的人扮鬼脸。

弗兰士对伯爵的关心致谢。这时阿尔培正忙着向一辆停

在他附近，满载着罗马农民的马车上拍花球。不幸的是，马车

的行列又走动了，他们向波波罗广场去，而那一辆却向威尼斯

宫去。“啊！我的好人哪！”他对弗兰士说，“你没有看见吗？”

“什么东西？”

“那儿———那辆满载农民的低轮马车。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嘿，我相信她们都是漂亮的女人。”

“你多不幸呀，阿尔培，偏偏戴着面具！”弗兰士说，“这本

来倒是可以弥补你过去失意的一次机会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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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噢”，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回答，“我希望狂欢节结束以

前，能给我带来一点补偿。”

但不管阿尔培的愿望如何，当天并没有发生任何意外的

奇遇。只是那辆满载着罗马农民的低轮马车，后来又遇到过

两三次。有一次邂逅相逢的时候，不知阿尔培是有意的还是

无意的，他的面具掉了下来。他立刻站起来，把马车里剩下的

花球都抛过去。漂亮女人———这是阿尔培从她们风骚的化妆

上推断出来的———中的一个无疑地被他的殷勤献媚所打动

了。因为，当那两个朋友的马车经过她的时候。她居然也抛

了一束紫罗兰过来，阿尔培急忙抓住。而弗兰士没法假定这

是送给他的，所以也只能让阿尔培保有了它。阿尔培把花插

在他的纽孔里，于是马车顺利地续继前进。

“喂”，弗兰士向他说，“这是一次奇遇的开始呀。”

“随便你笑吧，我倒真是这么想，所以我绝不肯放弃这束

花球。”

“当然啦！”弗兰士大笑着答道，“我相信你，这是定情的一

个标记。”

但是，这种玩笑不久好像变成真的了，因为当阿尔培和弗

兰士再次遇到农妇们的那辆马车的时候，那个抛紫罗兰给阿

尔培的女人看到他已把花插在纽孔里，就高兴地拍起手来。

“妙！妙！”弗兰士说，“事情来得真妙。要不要我离开你？

或许你愿意独自进行吧？”

“不”，他答道，“我可不愿像傻瓜似的，刚送一个秋波就束

手就擒。假如这位漂亮的农妇愿意有所发展，明天我们可以

找到她的，确切地说，她会来找我们的，那时她会对我有所表

示，而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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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凭良心说，”弗兰士说，“你可真是聪明如涅斯托而慎重

如尤利西斯了。你那位漂亮的塞茜要是想把你变成一只不伦

不类的走兽，她一定得非常灵巧或非常神通广大才行。”

阿尔培说得不错，那位无名美人无疑已决定当天不再出

什么新花样，因为那两个青年人虽然又兜了几个圈子，他们却

再也没有见到那辆低轮马车。它可能转到附近别的街上去

了。于是他们回到罗斯波丽宫，但伯爵和那个戴蓝色半边面

具的人也已不见了。那两个挂黄缎窗帷的窗口里还有一人，

他大概是伯爵请来的客人。正在这时，那口宣布狂欢节开幕

的钟发出了撤退的讯号。高碌街上的行列立刻散乱，一瞬间，

所有的马车都不见了。弗兰士和阿尔培这时正在马拉特街的

对面，车夫一言不发，驱车向那条街驰去。驰过爱斯巴广场和

罗斯波丽宫，在旅馆门口停下来。派里尼老板到门口来迎接

他的客人。弗兰士一开口就问到伯爵。并表示很抱歉不曾及

时去接他回来，但派里尼的话使他放了心。他说基督山伯爵

已经吩咐另外为他自己准备一辆马车，已在大约四点钟的时

候把他从罗斯波丽宫接回来了。伯爵并且还托他把爱根狄诺

戏院的包厢钥匙交给这两位朋友。弗兰士问阿尔培是否接受

他的好意，但阿尔培在到戏院去以前，还有大计划要实行，所

以他并不答复弗兰士的话，却问派里尼老板能不能给他找到

一个裁缝。

“裁缝！”店东说，“找裁缝来干什么？”

“给我们做两套罗马农民的衣服，明天要用。”阿尔培回

答。

店东摇摇头。“马上做农民的衣服，明天要用？请两位大

人原谅，但这个要求法国气太重了，因为在这一个星期以内，

—远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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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使你们要找一个裁缝在一件背心上钉六粒纽扣，每钉一粒

纽扣给他一个艾居，他也不干的。”

“那么我只能放弃这个念头了吗？”

“不，我有现成做好的，一切交给我好了。明天早晨，当您

醒来的时候。您就会找到一套合适的衣服，保证您满意。”

“我亲爱的阿尔培，”弗兰士说，“一切让我们的店东去办

吧。他已经证明过他是很有办法的。我们放心吃饭吧，吃完

后去看意大利歌剧。”

“同意，”阿尔培回答说，“但要记住，派里尼老板，我的朋

友和我明天早晨一定要看到刚才所说的那种衣服。这是最最

重要的。”

店东再次向他们保证，请他们尽管放心，一定把他希望的

办到。于是，弗兰士和阿尔培上楼到他们的房间里，开始脱衣

服。阿尔培把衣服脱下来的时候，小心翼翼地把那束紫罗兰

保存了起来，这是他明天识别的标记。两匣朋友在餐桌前面

坐下来。阿尔培禁不住要谈论到基督山伯爵的餐桌和派里尼

老板的餐桌之间的不同，弗兰士虽然好像并不喜欢伯爵，却也

不得不承认优势并不在派里尼这边。当他们吃到最后一道点

心的时候，仆人进来问他们希望什么时候备车。阿尔培和弗

兰士相对看了一眼，深怕真的滥用了伯爵的好意。那仆人懂

得他们的意思。“基督山伯爵大人已确确实实地吩咐过了，”

他说，“马车今天全天听从两位大人的吩咐。所以两位大人只

管请用，不必客气。”

他们决定享受伯爵的殷勤招待，就吩咐去把马套起来。

在套马的当儿，他们换了一套晚礼服，因为他们身上穿的这套

衣服，已经过无数次的战斗，多少总有点不好了。经过这一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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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心打扮后，他们就到戏院里去，坐在伯爵的包厢里。第一幕

上演的期间，郧伯爵夫人走进了她的包厢，她首先就向昨天晚

上伯爵呆过的那个包厢看了看。所以她一眼便看到了弗兰士

和阿尔培坐在她曾对弗兰士发表过怪论的那个人的包厢里。

她的观剧望远镜是这样一动不动地对准他们，弗兰士觉得要

是不满足她的好奇心，那就未免太残酷了，于是他就利用意大

利戏院看客的特权———包括利用他们的包厢作为接见室———

带着他的朋友离开他们自己的包厢去向 郧伯爵夫人致敬。

他们刚一踏进包厢，她就示意请弗兰士坐那只荣誉座。这一

次轮到阿尔培坐在后面了。

“唉，”她简直不等弗兰士坐下就问道，“你简直像没有别

的事可干了，光是想去认识这位罗思文勋爵，阿唷，你们成了

世界上最要好的朋友了吗？”

“还不曾到那样的程度，伯爵夫人，”弗兰士回答说，“但我

不能否认我们打扰了他一整天。”

“一整天？”

“是的，今天早晨，我们跟他一起用早餐，后来我们整天坐

在他的马车里，而现在又占据了他的包厢。”

“那么您以前认识他吗？”

“是的，也可以说不是。”

“这话怎么说？”

“说来话长。”

“讲给我听听。”

“恐怕会吓坏您。”

“另外举一个理由。”

“至少请等到这个故事完了再说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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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好极了，我爱听有头有尾的故事。但先告诉我你们怎么

认识他的？是有人把你们介绍给他的吗？”

“不，他自我介绍的。”

“几时？”

“昨天晚上，我们离开您以后。”

“什么人做中介人？”

“说来也十分平淡无味，就是我们的房东派里尼老板。”

“那么，他是和你们一同住在伦敦旅馆的了？”

“不但同住在一家旅馆，而且在同一层楼上。”

“他叫什么名字呢———你们应该知道的罗？”

“基督山伯爵。”

“这是什么名字呀？这不是一个族名。”

“不，这是一个岛的名字，那个岛是他买下来的。”

“而他是一位伯爵？”

“一位托斯卡纳的伯爵。”

“哦，那一点我们还是不谈了吧，”伯爵夫人说。因为她本

人就是威尼斯历史最悠久的一家贵族出身的。“他是怎样的

一种人？”

“问马瑟夫子爵吧。”

“您说吧，马瑟夫先生，我正洗耳恭听呢。”伯爵夫人说。

“夫人，”阿尔培答道，“要是我们再不觉得他为人风趣，我

们也就实在太难讨好了。一个十年之交的朋友也不能待我们

更好了，而且态度高雅，应付巧妙，礼貌周到，显然是个交际圈

的人物。”

“嘿，”伯爵夫人微笑着说，“我看那个僵尸只是一位百万

富翁罢了。你们没看到她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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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她？”

“昨天那个美貌的希腊姑娘。”

“没有。我想，我们听到过她弹月琴的声音，没看到过

人。”

“你说没有看到，”阿尔培插嘴说，“是在装蒜吧。那个戴

蓝色半边面具，坐在挂白窗帘的窗口里的人你当她是谁？”

“这个挂白窗帘的窗口在什么地方？”伯爵夫人说。

“在罗斯波丽宫。”

“伯爵在罗斯波丽官租了三个窗口吗？”

“是的，您有没有经过高碌街？”

“经过了。”

“那么，您有没有注意到两个挂黄缎窗帘的窗口和一个挂

白缎窗帘上绣红十字的窗口？那就是伯爵的窗口。”

“咦，他一定是一个印度国王啦！你们知不知道那三个窗

口要值多少钱？”

“得两三百罗马艾居吧？”

“两三千吧！”

“见鬼！”

“他的岛上有哪些大的产出吗？”

“那里是一个铜板都生不出来的。”

“那么他为什么要买它呢？”

“只是为了一种狂想而已。”

“那么他是一个奇人了？”

“的确，”阿尔培说，“在我看来，他多少有点怪癖。假如他

在巴黎，而且是戏院里的老顾客，我就要说他是一个把世界当

戏场的愤世嫉俗的丑角，或是一个读小说着了迷的书呆子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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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他今天早上演的那两三手，真大有达第亚或安多尼的作

风。”

这时，来了一个新客，弗兰士就按照习惯把他的位置让给

他。这一来，话题也换了，一小时以后，两位朋友回到了他们

的旅馆里。派里尼老板已经在着手为他们弄明天化装的衣服

了，他向他们保证，一定会使他们十分满意。

第二天早晨九点钟，店主走进弗兰士的房间，后面跟着一

个裁缝，裁缝手臂上挽着八九套罗马农民的服装。他们挑选

了两套合身的衣服，然后让裁缝在他们每人的帽子上缝上了

一条二十码左右的缎带，再结上两绺下层阶级在节日时装饰

用的各种颜色的长丝穗。阿尔培急于想知道他穿上这套新装

以后究竟风度如何。他穿的是蓝色天鹅绒的短褂和裤子，绣

花的丝袜，搭扣的皮鞋和一件绸背心，这套漂亮的打扮简直使

他气派十足。当他把洒花阔带围到腰上，戴上帽子，并把帽子

很风流地歪在一边，使一绺丝带垂到肩头时，弗兰士不得不承

认那种装束颇有自然美。所谓自然美，是指某种民族特别合

适穿某种服装而言，譬如说士耳其人，他们以前老是穿飘飘然

的长袍，那是很富于诗情画意的，而他们现在穿了纽扣一直扣

到下巴的蓝色制服，戴上红帽子，看上去活象一只红盖子的酒

瓶，不是很难看吗？弗兰士向阿尔培恭维了一番。阿尔培对

着镜子照看，脸上带着踌躇满志的微笑。他们正在这样打扮

时，基督山伯爵进来了。

“二位”，他说，“有一个同伴虽然很高兴，但完全自由有时

却更可喜。我是来告诉你们，在今天和狂欢节其余的日子里，

我那辆马车完全由你们支配。店东可以告诉你们，我另外还

有三四辆车。所以你们不会为难我的。请用吧，用来去玩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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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，用来去办正经事也行。”

两个青年很想谢绝，但他们找不到好的借口来拒绝一个

这样合乎他们心愿的好事。基督山伯爵在他们的房间里呆了

一刻钟左右，极其镇静地谈论各式各样的问题。前面提到过，

他对于各国的文学很熟悉的。一看他客厅里的墙壁，弗兰士

和阿尔培就明白了他是一位美术爱好者，而从他无意中吐露

的几句话里，他们知道他对于科学也并不陌生，而对药物学似

乎更感兴趣。两位朋友不敢回请伯爵吃早餐，用派里尼那非

常蹩脚的饭菜来和他那上等酒筵交换，未免太荒唐了。他们

于是很坦白地告诉了他，他接受了他们的歉意，神色之间表示

他能够体谅他们为难的处境。阿尔培被伯爵的风度迷住了。

要不是伯爵曾吐露过关于科学方面的知识，他会把他看作一

个老牌绅士的。最使他们高兴的是他们可以随意使用那辆马

车。因为昨天下午那些漂亮的农民所乘的是一辆非常雅致的

马车，而阿尔培对于要和他们并驾齐驱，并不感到遗憾。下午

一点半，他们下了楼，车夫和跟班的在他们化装衣服上又套上

制服，这使他们看起来更滑稽可笑。同时也为阿尔培和弗兰

士博得不少喝采。阿尔培已把那束萎谢的紫罗兰插在他的纽

孔上。钟声一响，他们就急忙从维多利亚街驶入高碌街。兜

到第二圈，从一辆满载着女丑角的马车里抛来了一束新鲜的

紫罗兰，阿尔培于是知道，像他和他的朋友一样，那些农民也

已经换了行头，却不明白究竟是由于偶然的结果还是由于双

方有了一种心心相印的感觉，以致他换上了她们昨天的服装，

而她们却换上了他昨天的。

阿尔培把那束新鲜的花球插入他的纽孔里，但那束萎谢

的仍拿在手里。当他又遇上了那辆低轮马车的时候，他把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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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到他的嘴唇上，这个举动不但使那个抛花的美人大为高兴，

而且她那些高兴的同伴们似乎也很欢喜。这一天象前一天一

样愉快，或许更热闹嘈杂。他们有一次曾看到伯爵在他的窗

口里，但当他们再经过的时候，他已不见了。不用说，阿尔培

和那个农家美女之间的调情是持续了一整天。傍晚回来的时

候，弗兰士发现一封大使馆送来的信，通知他明天就可以光荣

地得到教皇的接见。他以前每次到罗马来，总要恳求并获得

这种恩典，在宗教情绪和感恩的鼓舞之下，他如果不到这位集

美德于一身的圣·彼得的继承者脚下去表示一番敬意，就不愿

离开这基督世界的首都。因此那天，他没有多大心情去想到

狂欢节———因为格里哥里十六虽然极其谦恭慈爱，但人一到

了这位尊严高贵的老人面前，就会不自觉地产生一种敬畏之

感。

从梵蒂冈回来的时候，弗兰士故意不从高碌街过。他那

一脑虔诚的思想，碰上狂欢节的欢乐，是要被亵渎的。五点十

分，阿尔培进来了。他高兴极了。那些女丑角又换上了农家

的衣服，当她经过的时候，她曾经抬起她的面窟。她很漂亮。

弗兰士向阿尔培道喜，阿尔培带着一种当之无愧的神气接受

了他的道喜。他已从某些蛛丝马迹上感觉到那个无名美人是

贵族社会中人。他决定明天写信给她。弗兰士注意到，当阿

尔培在详详细细地讲这件事时，他好像想要求他一件事，但又

不愿意讲出来。于是他自己宣布，不论要求他作任何牺牲，他

都愿意。阿尔培再三推辞，一直推托到在朋友的交情上说得

过去的时候，他才向弗兰士直说，要是明天肯让他独用那辆马

车，那就算是赐了他一个大恩。阿尔培误认为那个美丽的农

家女肯好心地抬一抬她的面具，应该归功于弗兰士的不在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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弗兰士当然不会自私到竟在一件奇遇的中途去妨碍阿尔培，

而且这件奇遇看来肯定能够满足他的好奇心和鼓励他的自信

心，他确信这位心里藏不住事的朋友一定会把事情的经过都

告诉他。他自己虽在意大利游历了两三年，却从来得不到机

会亲自来试试这样的经过，弗兰士也很想知道遇到这种场合

应该怎样来对付。所以他答应阿尔培，明天狂欢节的情形，他

只要从罗斯波丽宫的窗口里看一看就满足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他看到阿尔培一次又一次经过。他捧着一

个极大的花球，无疑是要它充当传递情书的使者。这种信念

不久便成了事实了。因为弗兰士看到那个花球（有一圈白色

的山茶花为记）已到了一个身穿玫瑰红绸衫的可爱的女丑角

的手里。所以当天傍晚阿尔培得意洋洋地归来的时候，他不

仅仅是高兴，而是像有点昏了头。他相信那位无名美人一定

会以同样的方式答复他。弗兰士已料到他的心意，就告诉他

说，这种吵闹使他有点疲倦了，他明天想记帐，并把以前的帐

查看一遍。

阿尔培并没有预料错，因为第二天傍晚，弗兰士看到他手

里拿着一张折拢的纸，胜利地挥着走进来。“喂，”他说，“我没

有猜错吧？”

“她答复你了！”弗兰士喊道。

“你念吧！”说这句话时的神气是无法形容的。弗兰士接

过信，念道：

“星期二晚上七点钟，在蓬替飞西街下车。跟随

那个夺掉您的‘长生烛’的罗马农民走。当您到达圣

·甲珂摩教堂第一阶踏级的时候，务必请在您的小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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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装肩头上绑上一绺玫瑰色缎带，以资识别。星期

二以前，暂不相见。

坚心和谨慎。”

“怎么样？”弗兰士一读完，阿尔培就问，“你觉得如何？”

“我觉得这件事安排得非常巧妙。”

“我也这样想，”阿尔培答道，“恐怕勃拉西诺公爵的跳舞

会只能你一人去参加了。”

原来弗兰士和阿尔培在当天早上曾经接到那位大名鼎鼎

的罗马银行家送来的一张请柬。“小心哪，阿尔培，”弗兰士

说，“罗马的贵族全体都会到的，假如你那位无名美人是上流

社会中的人物，她也一定会到那儿去的。”

“不管她去不去，我的主意是不会变的了。”阿尔培回答。

“你念过那封信啦？”阿尔培紧接着又问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知道意大利中层阶级的妇女所受的教育是多么不完

全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好吧，再读一读那一封信。瞧一瞧那一手字，再找一找

有没有一个白字或文句不通的地方。”那一手字的确很漂亮，

白字一个也没有。

“你是一个天生的幸运儿。”弗兰士边说边把信还给他。

“随你笑吧，”阿尔培笑道，“我是坠入情网了。”

“你说得我心慌了，”弗兰士喊道，“我看我不但得一人到

勃拉西诺公爵那儿去，而且也得独自回佛罗伦萨哩。”

“假如我那位无名美人儿脾气的和蔼也像她面貌的美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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